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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上集说到，英子爸听了路默闻的述说恼火了，非要给闺女讨个公道不可，要么路默闻接受这个姑娘，要么赔偿损失。安珠和路灿看着英子爸的无理，又一齐把矛头对准了英子爸。路默闻听着一家人拿着一个无辜的姑娘当把子在那里大吵大闹后大发雷霆。路灿很不服气...
解说：上集说到，英子爸听了路默闻的述说恼火了，非要给闺女讨个公道不可，要么路默闻接受这个姑娘，要么赔偿损失。安珠和路灿看着英子爸的无理，又一齐把矛头对准了英子爸。路默闻听着一家人拿着一个无辜的姑娘当把子在那里大吵大闹后大发雷霆。路灿很不服气，要把白英子叫来当面对质，路默闻愤愤地让安正刚把白英子叫来，安正刚知道要是在气头上把白英子叫过去，那就是火上浇油，一家人更是大吵不说，对于白英子来说，也是一种伤害。于是他来到了白英子的宿舍里。
[开门声，进门的脚步声白英子的抽泣声
解说：白英子正趴在已经写完的稿纸上哭着。安正刚进来，看到白英子伤心的样子，有些不好意思，半天没敢叫她。白英子听到身边有人，抬起了头，擦了擦眼泪，眼睛已经哭红了。
安正刚：白老师，先别哭了，哭也没用了，事情已经出了，下一步是如何解决的问题。
白英子：（哭声）什么事也没发生，没发生。
安正刚：（和气的语调）短信怎么发了那么多？那个烟头可不能不让人怀疑吧，现在一家人只是在怀疑，怀疑啊。
白英子：大哥，你们其实在冤枉路园长，他是好人啊，我就是想和他睡觉，他也不会干啊，他也干不出。
安正刚：好人不好人，得拿出证据来。
解说：白英子拿起书桌上写的书面字据。
白英子：你看吧。
解说：安正刚接过稿纸，看了起来。
白英子：那天夜里，路默闻在我的床上睡着了，我拿过毛巾坐在了床沿，轻轻地为他擦着脸，我看着路园长那慈祥的面容，真想靠上去，轻轻地吻他一下，可我想到路园长不是那种人，他要是知道了，会生气的，于是我就只好坐在床前看着他。直到深夜，路园长合着眼，似在睡梦中一样伸出了手，轻轻抱住了我，把我紧紧揽到自己的胸前，当时我的感觉真好，真象是躺在了一座大山里，路园长的胸怀好暖和好暖和，我心里从来没有过的踏实。路园长搂着我，他开始说话了。
路默闻：（梦话音）我爱你，安珠，我和白英子白老师什么也没发生啊，相信我吧，白英子是个天真可爱的姑娘，我们是两辈儿人，我不会伤害她，不会，请相信我，相……信……我……
白英子：我静静地躺在路园长的胸口上，听着他的心跳，闻着他身上男人的清香，我偷偷地哭了。
解说：天放亮了，外面的雨还在下着，路默闻慢慢睁开眼，向窗口一看，又看看胸前和衣躺着的白英子，快快将白英子扶起，白英子揉揉眼睛，又快下床站起。路默闻坐起。
路默闻：英子，这是在哪？
白英子：这是我临时住的地方啊。
路默闻：我怎么来了这里了？
白英子：你昨晚喝多了。
路默闻：你不该把我领到这里来啊，这是你的地方，我是个爷们儿，我这一走出去，你可就说不清了，我昨天都干了些什么？
白英子：你什么也没干啊。
路默闻：那你呢？
白英子：我真想和你睡一觉啊。
路默闻：你还这么糊涂啊，你爸爸不在，我就是你爸爸，这年头，一个女孩子，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你是我的老师，我也要保护你，也爱你，可这是另一种爱。
白英子：所以我想，但我没有，我也不敢，你是个好爸爸，也是个好丈夫，你是安老师的福气，我会把你这另一种爱装在心里，幸福我自己。
路默闻：好了，我得走了，不然来了人，你和就说不清了。
白英子：（开心地笑着）就是不来人，一男一女，在一个屋里睡，那也说不清了。
路默闻：（一笑）你啊，快点长大，长大了，啥事也就挺过去了。
白英子：放心吧，幸福在我心中，啥事也砸不死我，我长大了。
路默闻：那就好了，我走了。哎对了，我得先把这铺给你拾掇好了。
解说：路默闻站起准备收拾床铺，白英子过来。
白英子：还是我来吧。
解说：白英子利索地收拾好床铺，又拿出脸盆倒洗脸水。
白英子：路园长，还是先洗洗脸再走吧，不然，走在大街上，让人看了，怎么眼还没睁开啊？要是回到了幼儿园，安老师一看，你这个老东西，脸都来不得洗，你去哪个野店里鬼混了？路园长，我这算是野店吧？
路默闻：你啊，真拿你没办法，哭的时候，哭得让人伤心，高兴了，啥话也敢说，90后的女孩子，真是厉害啊。
[铺床铺的声音，洗脸的溅水声
白英子：路灿不也一样吗？是啊，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操不完的心，前怕狼后怕虎的，可你们长到我们这岁数，或许咱们也一样了，你们的下一代也在对着你说，你们都是些老朽了，跟不上趟了，一代又一代，社会才向前不住地发展啊。
白英子：路园长，你说的太对了，我也这么想的。
路默闻：你那些男同学还找你吗？
白英子：找不到了。
路默闻：为什么？
白英子：我手机换号了，他们再也不会知道了。
路默闻：怪不得呢，能让我知道吗？这可是你的私隐啊。
白英子：你手机都没了，知道有什么用，还是不知道的好，我好羡慕安老师。
解说：路默闻边说边洗着脸，白英子拿过自己的毛巾递给路默闻。
白英子：给，毛巾，这是我用的，路园长不嫌弃吧？
路默闻：哎呀真是香啊，一个女孩子，不嫌弃我这老头子，就不错了。
解说：路默闻接过擦完脸，白英子又接过来放在原处。路默闻坐在床沿上，摸出天喜牌的一盒烟，抽出一支点上。
路默闻：你打算怎么办？
白英子：我看到了你，心里就踏实了，我要回老家，帮爸爸妈妈种地。
路默闻：你……可是个幼儿教师，干的出很出色啊。
白英子：在外面，我好烦，除非……
路默闻：除非什么？
白英子：能找一个象你一样的男人。
路默闻：你会的，我已是中年了，你会找的比我还要好，到那时，我来给你操办婚事，给你当证婚人，记住，好人有好报，你会的，一定。
白英子：咳，我……我不想了。
路默闻：你那位吴少德……
白英子：都过去了，别再提他了，他是个花花公子，我的心让他折腾的已经死了，。
路默闻：谢谢你了，给你添麻烦了。
白英子：你说了多少次了，你是我第爸爸，我可是你女儿啊。
路默闻：不要再发短信了，我手机没了，你走了，我也用不着了，不过还是那句话，学会保护自己，这世道没有大不了的，坚强起来。
白英子：咱还能再见面吗？
路默闻：会的，我不是说了吗，我还要为你操办婚事呢。
[白英子抽泣声
解说：白英子看着路默闻哭了。路默闻拿出手绢递给白英子，白英子接过手绢捂在了脸上，哭的更伤心了。
[白英子放声的哭声，《山不转水转》的乐声起
解说：这时的白英子哭得更加伤心了，她想到了贫穷无奈的爸爸，想到了那个曾经帮助过她又让她伤心的吴少德，想到了那个艰难的日子，想到了路默闻一天到晚的用心呵护，想到了孤自往后的日子如何打发，有谁还能来帮助她，呵护她，关心她，成为她另一个爸爸，眼前的这位恩人要走了，要回家去忍受不该忍受的那份脸色，白英子放声地大哭着。
路默闻：好英子，你别哭了，山在转，水在转，人也在转，咱还会见面的，我要走了。
[白英子大哭声转而哭声，乐声渐隐
解说：路默闻想把手中拿了半天的香烟头放在一个地方。
白英子：扔在地上就中。
解说：路默闻把烟头扔在了一角落里。
白英子：你上哪？
路默闻：回幼儿园。
白英子：……我和你一块去。
路默闻：你不能去。
白英子：为什么？
路默闻：你知道安教师的脾气，因为她爱我，眼里就不能进一点沙子，哪怕是误会，误会也不行，看见你，她会真的吃了你，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白英子：我不怕，她吃了我，是因为爱你，我让她吃，也是因为爱你，我愿意。不过，我要向安老师亲自说清楚，你是清白的，我不是第三者，在你和安老师中间，我也不当第三者，因为你们是恩爱夫妻。
路默闻：你不想想，我这一夜没回去，白天又和你一块回去，这不是火上浇油吗，你有一万张嘴，恐怕说不清了啊，还是我自己回去吧。
白英子：那我送到你车站。
路默闻：好吧。
[一阵沉静
解说：安正刚看完白英子内心的告白，便知道这事有些冤枉，便把白英子带到了办公室。白英子站在一边低着头，路默闻把脸转向窗前向外看着，安珠两眼看着白英子，象是要从她身上看出点什么，英子爸火气发完，又好奇地一个一个打量着，安正刚看着路灿，路灿拿着白英子写的文字看着。
路灿：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路默闻：路灿，一切事情都会有可能！
路灿：爸，这么说，你承认了？
路默闻：我承认，白老师说的都是实话。
安珠：你不是睡着了吗，你不是什么也不知道了吗，你睡着了怎么会知道她白英子在你身上又干了些什么？她守着自己的爸爸敢讲实话吗？
路默闻：好，好，好，我不再和你们争，我是这样争下去，咱们恐怕下个世纪也争不出个豆子来，这么着，正刚，你起草个离婚书，完了我签字，这事就此了结。
安珠：说的轻巧！
路默闻：那你还能叫我怎么样？让我去死？上吊？投井？喝药？还是自残？安老师，这回我听你的，你说一句话，为了这个家，为了让你们一家人都好过，我去死，死！
白英子：安老师，你们不能再冤枉路园长了，都是我的错。
路默闻：告诉你们，我是和白英子睡觉了，我喜欢她，她是一个懂事的好姑娘，人见人爱的好姑娘。
一家人吃惊的目光。
白英子：（吃惊的口气）路园长，你疯了？
路默闻：白老师，你要是早出生十几年，这辈子我就和你结婚，我们走。
[两人走出的脚步声，摔门声，随后一阵沉静
解说：路默闻拉着白英子走了。办公室中象凝固了一样，一家人呆了，半天没有说话，一双双眼神一齐望着办公室门口。英子爸看看办公室里一个个冷冰冰的面孔，一句话打破了沉静的气氛。
英子爸：这事儿就算完了？
[沉寂片刻
路灿：你想怎么着？
英子爸：账还没算呢？
路灿：一个好端端的家，第三者插足，你说，这账怎么算？
英子爸：谁是第三者？
路灿：白英子！
英子爸：胡说！
路灿：那谁是第三者？
英子爸：我没功夫和你们唠叨，我还要去挣钱，这事没完，我要走了。
解说：英子爸站起来要走，路灿挡住去路。路灿把腰一叉，
路灿：想走，你丫头的账还没算呢。
英子爸：我是个流……文盲，不会算，只会出力干活，你们算吧，给我多少都中，不给也中，我要走了，时间就是毛毛。
路灿：毛毛是个啥？
英子爸：毛毛是啥你也不知道啊？告诉你，钱，钱都不知道，我土，你们比我还土。
路灿：你丫头惹事，还要给你钱，你是谁呀？
[开门声，向外走的脚步声
解说：英子爸快走出门口，又回过头来。
英子爸：我是她爸爸。
路灿：滚，看见你就恶心！
安珠：别说废话了，办正事吧。
解说：安正刚坐在了微机前，路灿凑过来，两个人开始了离婚协议书的起草。
[大街上的嘈杂声，转而一阵悠扬的轻音乐声。
解说：再说路默闻和白英子从幼儿园走出来，来到了小区公园里，找了一个僻静的寺方坐了下来。路默闻无奈地看着公园里有说有笑的人们，脸上的怨气还没有完全消除。
白英子：路园长，你真的想和安老师离婚吗？
路默闻看着前面：那有什么办法？
白英子：你离婚后怎么办？
路默闻：回老家，种地养猪。
白英子：那我呢？
路默闻：你打算怎么办？
白英子：……你离婚，我就跟你走。
路默闻看看白英子：好英子，那是不可能的，我那句话是在气头上说的，你还当真啊。
白英子：你怎么说这样的话？
路默闻：你看，家里人在给咱们撮合，不说这话那我对得起这些家人吗。
白英子：路园长，我对不起你！
[拍肩膀的声音
解说：路默闻看着这位无助的姑娘，心疼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路默闻：别多想了，你先跟爸爸回家，到时候我找我的老同学再给你找个更好的工作，在机关单位找个你称心如意的对象，你应该得到幸福的。
白英子：（要哭的声音）路园长，我……我就想和你在一起，跟着你，我心里踏实。
路默闻：傻孩子，我如今已经是个老不死的了，你看我都被一家人赶出来，饭都没地儿吃了，你跟我喝西北风啊。
解说：白英子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一把抱住路默闻的肩膀，路默闻看看周围，两手扶住白英子的肩膀，两眼看着白英子的双眼。
路默闻：英子，你看着我。
解说：白英子泪眼看着路默闻。
路默闻：你看到了吧，我已经老了。
白英子：我不嫌，也不怕。
路默闻站起：好了，我先把你送到你爸手里，跟爸先回去，听我的。
解说：白英子也站了起来，偎依着路默闻向前走去。白英子和路默闻心事重重地向前走着，对面远处，英子爸火火地走过来。英子爸站在白英子面前。
英子爸：英子，想好了？
白英子：想好了。
解说：英子爸看着路默闻一笑。
英子爸：好，好啊，这回我没白来，我看出来了，你那个家也不能回了，人家一家人也不要你了，这也算是俺闺女的福气吧。咱们尽管年纪差不多，可你马上就是我女婿了，比我小一辈，俺闺女好眼力，有本事，把一个园长挂到手，小的就是厉害。
白英子：爸，你有没有正事了？
路默闻：英子，你先跟爸爸回家吧，有事以后咱再说。
英子爸：也好，咱先回家等着，等你路园长把家里这当子烂事儿办利索了，叫他再来接你。
白英子：路园长，我先跟爸回去了。
路默闻：回去吧，记住那句话，忘掉昨天，明天就会向着你笑。
白英子：路园长，我记住了，你回去吧。
解说：路默闻一个招呼，向前走去。英子爸和白英子看着路默闻的背影，站在原地没有动。
英子爸：英子，这回可别饶了他！
白英子：饶又怎么样，不饶又怎么样？
英子爸：既然这事已经出了，那就追着不放，他有钱。
白英子：爸，你就认钱？
英子爸：这年头不认钱，那是傻瓜蛋。
白英子看着路默闻远去的背影，看看爸爸，白英子象是又想起了什么。
白英子：爸，你回去吧，我的事还没办完呢！
解说：白英子说完，突然又拔腿向路默闻方向跑去。
[白英子的跑步声，跑步声渐隐
英子爸：（大喊声）英子——别放过他——要钱——钱——
解说：英子爸看着跑远的白英子，摇了摇头，转身离去。
[清晰的跑步声声，声音越来越大，随后是急促的喘息声
解说：白英子离路默闻越来越近。路默闻听到脚步声，回头看，是白英子。
路默闻：（吃惊的声音）英子，你怎么又回来了？
[连着几声的轿车鸣笛声
白英子：路园长，我已经无所谓了，只是不想让你不清不白背黑锅。
路默闻：你回来我就不背黑锅了？
白英子：走，再去说。
路默闻：英子，你还是跟着爸爸回家吧。
解说：白英子一直向前走着。
白英子：不，我要回幼儿园，我要让你的闺女和安老师知道，你是清白的！
路默闻：事到如今，你说不清楚了。
白英子：不，我能，我能拿出证据让他们看！
解说：路默闻摇了摇头，和白英子一起向星光幼儿园走去。
[车来车往声，声音渐隐，接着就是“嗒嗒嗒嗒”微机的键盘敲击声
解说：幼儿园办公室里，安正刚和路灿正在拟写着离婚协议书。
[键盘敲击声停，随即就是打印机的文件输出声
解说：离婚协议书写好了，安正刚又从微机一旁的打印机中把离婚协议书输出。安正刚拿着输出的协议书来到坐在沙发上的安珠跟前。
安正刚：姐，你看看，还有改的了没有。
安珠：不用看了，等他回来签字吧。
路灿：妈，态度要坚决一点啊，有些家庭刚走到法院门口夫妻二人就又千思万缕地抱在一起，隔舍不下了，咱可不能这么办。
解说：听着孩子们的话语，安珠眼睛红了。
路灿：妈，你要变卦了？
[开门声，两人的进门脚步声
路默闻：我回来了！
解说：路默闻和白英子走了进来，这回白英子似乎理直气壮了，不再低着头。
安珠：你来的正好，签字吧。
解说：白英子夺过安珠手中的协议书，看，接着把协议书用力一撕，扔在地上。
[纸团摔在地上的声音
白英子：这字不能签！
路灿：臭不要脸，你管得着吗？
白英子：这事是我引起的，所以，我管定了！
路灿：嗬，和你相好的出去了一趟，你胆子大起来了，是不是这个幼儿园要归你所有了？
路默闻：路灿！
路灿：你没有资格叫我。舅舅，再出一份！
白英子：打出来我还给你撕！
解说：路灿又靠近白英子一步，拿出要打架的姿势。
路灿：你敢！
解说：这回，白英子拿出要豁出去的样子，指着安正刚。
白英子：你出！
路灿：出！
[打印机的输纸声，声停
白英子：我叫你打。
[撕纸声，纸团摔在地上的声音，接着就是清脆的“啪”的一声
解说：安正刚又输出一份，白英子一把抢过，又撕掉。路灿走过来，朝白英子脸上狠狠一巴掌，啪的一声，白英子脸上红红的五个手指印。
路默闻：你，你也敢打人了！我叫你随便打人！
[又是一声清亮的“啪”的一声
解说：路默闻走过来，朝路灿脸上一巴掌。路灿左手把脸一捂，没有哭出声，右手指着路默闻，动了动嘴，半天没说出话。安珠过来搂住路灿。
安珠：你俩回来是撒野来了，好啊，你撒吧，这个家反正不要了，正刚，把幼儿园给我砸了——
安正刚：姐，你先冷静，咱要依法办事，白老师，你回来又要想干什么？
白英子：路园长是清白，这事说不清，我决不离开这里。
安正刚：那好，你说说，上床的感觉真好，到底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这么写？把你没上床的证据拿出来！
白英子：和路园长上床睡觉这是我的梦想。为了让我高兴，路园长不住地在给我鼓劲，为了让我开心，路园长怕安老师起疑心，就用短信给我开导，给我讲笑话，讲故事，谈生活，谈理想，使我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让我重新振作起来。路园长是个好人，是最最好的人，我爱这样的人，爱一个人，是我的权力，别人无权干涉，我很和这样的人睡觉，只是想，是想，有的人想了，不说，而我想了，也写了，但做人的道德准则，不允许我这样做，这就是这句话的全部。
安珠：那你睡觉的时候为什么宿舍门不上锁？
白英子：那是我有时候忘了，况且我在这个幼儿园，一向感到十分的安全，锁门不锁门，有路园长在，一样的安全，无所谓。
路灿：你就不怕有人半夜进去？
白英子：起码路园长不会。
安珠：你说，那烟头怎么解释？
白英子：我已经在纸上和你们详细交待了，再说就是多余的。
路灿：白英子白老师，说到这里，我还是不相信。
白英子：你怎样才能相信？
路灿：只要你是个****，咱一切就会真相大白于天下。
路默闻厉声地：路灿，黄毛丫头，乳臭未干，你也太放肆了，简直无耻！无耻！
路灿得意的神情：好，你说我无耻，我认了，你说，白英子的话怎么才能叫我相信？
白英子：路灿，你不就是要证据吗，这回我来，就是来证明路园长是清白了的，即使你不说，我这回也去这么做，我不会让一个好人蒙受怨屈，好人就应该有个好报！走，咱这就上医院！
路默闻：英子，你疯了？
白英子：路园长，我没疯，我要证明，你是清白的。
路灿：好，那咱这就走！
路默闻：安珠，你看看，你养的好孩子，有出息了，会编剧本了，连个细节也放不过了。
安正刚：路灿，我看这事……医院还是不去吧？
安珠：不行，要离婚就得离个明白。
路默闻：（大怒的声音）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真要让白英子白老师上了医院，我我我要和你们断绝一切关系！你们是在侮辱人家白英子白老师的人格，她还是个女孩子,孤立无援的弱者，这是伤天害理，天理不容！
白英子：路园长，别说了，为了你，为了一个好人，为了公道，我这样做，值！路灿，走！
解说：路灿瞪路默闻一眼。
路灿：走就走，这年头，谁怕谁！
[开门声，两人走出的脚步声，摔门声
解说：路灿跟白英子走了。路默闻站在办公室里望着窗外落泪了。
路默闻：（伤心的哭声）你们是在残害无辜啊。
安珠：路默闻，你害怕了？
安正刚：姐，……这事做的就不妥了吧。
安珠：正刚，你也开始变卦了？
安正刚：不，万一白英子是个****，姐，你该怎么办？这事要是传出去，一个教师之家，能干出这等事来，怕是……
安珠：你信吗？
解说：天已经阴沉不来，不住地闪电。
[惊雷声，突然下雨声，雨声越来越大
解说：路灿和白英子从远处走过来，来到大门口，路灿站住脚。
白英子：进啊。
路灿：我说白老师，这天气也和你心情一样吧。
白英子：老天爷要为我流泪，为我哭泣，为这个世道鸣不平。
解说：路灿看着白英子态度那样的坚决，脸色是那样的自然，心里便有些后悔。
路灿：既然这样，为了你的名声，也为了你的人身健康，我看还是不进吧。
白英子：你怕了？
路灿：我是给你个脸面。
白英子：我脸皮厚，不怕，你给的这个脸面我不要，进去。
路灿：这回我要看看一个可亲可爱的女孩儿到底有多么纯洁。
白英子：哼，我会让你失望的！
路灿：但愿如此吧。
[地板上清脆的而又共鸣的脚步声
解说：白英子和路灿不服气地走进医院，来到了妇科病房。就诊的是一名女大夫，白英子坐在大夫身边，路灿站在房中一边，显得很是得意。
大夫：你结婚了吗？
白英子：没有。
大夫：你有对象吗？
白英子：没有，…有。
大夫：到底有还是没有？
路灿：大夫，她没有。
白英子：我有！
大夫：****膜不是决定你是不是****的标准，因为过性生活，那自然导致破裂，即便是没有性生活，有时候你做巨烈活动也可能导致破裂，比如体育锻炼、大强度劳动，所以，这样的检查对你来说没多大必要。
白英子：这次检查，对我很重要，对我爱的一个人也很重要，要是****，他就嫁给我，不是****，人家就不要我。
路灿：大夫，你就给她做做吧，她说自己是个****，可他对象说她不是，一检查不就清白了吗。
大夫：那好吧，进检查室吧，你出去。
[关门声
解说：白英子跟大夫进检查室，大夫把检查室门关上，路灿站在门外得意地来回走着。不多时，白英子和大夫出。
[开门声
路灿：大……大夫，怎么样？
大夫：给，这是检查报导，自个看吧。
解说：白英子惊慌的目光，大夫拿一检查报告单交给了路灿。
路灿：（惊喜的口气，慢读声）秘……女……膜……破裂。
[一声惊雷，大雨哗哗声
解说：就在这时，外面一声惊雷，大雨哗哗下了起来。路灿兴奋地跑出。
路灿：我胜利了——
解说：这时的白英子，脸色煞白，脑子象炸开了一样，一下子晕倒在门诊室。大夫快快扶住白英子。
大夫：姑娘，你怎么了？（喊）来人——
解说：大雨哗哗地下着，老天爷并没有给这位心灵已有创伤的姑娘发放人生的绿色通行证，一张检验报告让一个自信的姑娘的心变得粉碎。而一直寻找确凿证据的路灿象发现新大陆一样在雨中拼命地跑着。
[路灿夹杂着雨声的叫喊声：我胜利了——
解说：白英子去了医院，这下可把路默闻急坏了，他在办公室焦急地走来走去。安珠坐在办公桌前得意地看着路默闻不安的举动。安正刚站在门口看着外面唰唰的雨幕若有所思。
[唰唰的雨声
安珠：哼，坐不住了吧？
路默闻：我坐不住了，可你知道你们在干些什么？
安珠：你说呢？
路默闻：你们在把一个无辜的孩子往火坑里推。
安珠：一个不要脸的第三者，你还在为她辨护？
路默闻：这个家，就要完了。
[开门声，路灿跑进的脚步声
解说：路灿冒雨跑进。
路灿：哎呀，真是痛快。
安珠：怎么样？
路灿：检查结果，是个破鞋，爸，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路默闻：人呢？
路灿：那个第三者？在医院吓晕了，哈哈！
安珠：好极了，这就是下场！
解说：安正刚看着路默闻快要愤怒的表情，没有了反应。
路默闻：（大怒声）王八蛋！
[摔门声，跑出的脚步声
解说：路默闻气呼呼地跑出办公室。
路灿：妈，什么时候去法院？
安正刚：姐，这事我看还得三思啊。
安珠：结果都出来了，还有什么可三思的了，就这么定了，离婚。
[安珠的共鸣声：离婚！唰唰的雨声
解说：雨还在下，路默闻跑到了医院，来到了妇科门诊室内。
路默闻：大夫，刚才一个高个子姑娘来过没有？
女大夫：看什么病的？
路默闻：……说是要……查……查那个……
女大夫：那个啥？
路默闻这时有些开不了口，可想到白英子不知了去向，于是大胆地说出了那个让他难以启齿的词儿。
路默闻：****膜。
女大夫：是她啊，那位姑娘来的时候我就和她说了，这****膜的破裂，不一定是因为性生活引起，她来时看样子充满自信，可检查结果一出来，一下子就晕过去了，不过一会儿就醒过来了。
路默闻：大夫，她人呢？
女大夫：象丢了魂一样，冒着雨走了。
路默闻：大夫，她走的时候没说什么吗？
女大夫：当时我问她为什么要检查这项？她说她是清白的，有人因为她受了别人冤枉，她满以为拿了这个结果这个人就可以清白了。没想到会是这样，她说她长到这么大，从来没有人碰过她，这下她说不清了。说了一声谢谢就走了。我一看，她就是个好姑娘啊，看上去一肚子的怨屈。
路默闻：大夫，谢谢你了。
[唰唰的雨声
解说：雨继续下着，路默闻站在十字路口上，四处寻找着，身上已经淋的透湿。路默闻向前走着，眼前，远远看到白英子模糊的身影，后面一小伙子在追。
[跑着的踩水声
小伙子：（大喊声）白英子——我是吴少德——
解说：追白英子的小伙子就是吴少德。吴少德追到白英子跟前拦住白英子去路，两人都已淋湿，白英子看都不看吴少德一眼。
吴少德：白英子，你听我说……
白英子：我不听你说，（大喊声）你滚！滚开！
[白英子的哭声，雨中的跑的脚步声，渐隐
解说：白英子疯狂地大喊着用手擦擦眼前向远处跑去了。吴少德呆呆地站在雨中哭了起来。
吴少德：（哭喊声）白英子——我爱你——我对不起你——
[吴少德的大哭声，雨声，随后脚步声由远而近
解说：路默闻已来到吴少德跟前，路默闻看着白英子的背影。吴少德抬头一看，认出了路默闻。
吴少德：路园长，你怎么……
路默闻：你看，在雨中大哭是多么开心啊。
[吴少德无奈的笑声
解说：吴少德站在雨中又是一阵仰天苦笑，路默闻拍了一下吴少德的肩膀，失望地看着前方也苦笑着向前走去。吴少德站在雨中，看着路默闻的背影，木若呆鸡。
[街面上车辆声和人们的说笑声
解说：雨过天晴，今天是一个晴朗的天气，路默闻、安珠、路灿、安正刚迈着沉重的脚步终于从法院中走出，路默闻站在门口回头看看法院大楼。
路默闻：做好人的下场啊，这下，没事了。
解说：这时的安珠一下子没了脾气，象是丢失了什么，脸上显得苍老了许多，她看着路默闻沉重的表情，两眼泪水快要流出。
路默闻：安珠，别伤心了，一切都过去了，为了爱，你或许是对的，是啊，爱，就得干干净净，容不得有一点的沙子，你也不用再为了我而伤心了，你多保重，咱就从头开始吧。
解说：安正刚看看路默闻，又看看路灿，路灿这时的表情不再是那么坚决了，看着爸爸表现出不舍的依赖，两眼红了。
解说：安正刚拉路灿到一边，有些后悔了。
安正刚：路灿，你知道我们[这回做了些什么吗？
路灿：我们……
安正刚：你想过没有，这个结果谁来酿造的？
路灿：是白英子。
安正刚：不，是你和我。
解说：路灿寻思半天，象是有些觉悟，但还是转不过弯，
路灿：就是她嘛，我们这样做没错啊！
安正刚：你想想，假设你爸和白英子没有上床，你说，你爸不是冤枉吗，这个结果给家庭造成的损失不是太大了？
路灿：他们要是上了床呢？
安正刚：那你想不认你爸爸了？你妈能离开你爸爸吗？二十六年了，从来没有红过脸。白英子已经走了，人不可能没有过失，如果咱们都能容忍的话，就算是他们上了床，也不会是这个结果吧，生活，要是一天到晚斤斤计较的话，照咱们这样做的下去，多少家庭也会破裂啊，当初，你们一家，那是多么的幸福啊，这回，再想找回来，就不那么简单了。况且依我的直觉，你爸的确是清白的，白英子也是无辜的。
路灿：你说白英子是无辜的？
安正刚：不然，她敢去医院吗？她太自信了，自信，意味着什么？没有发生过。
路灿：……你说我们错了？
安正刚：你说呢？
路灿：那我妈当初不是要求咱们这样做吗，咱总得有个是非曲直吧，那烟头，那话费单，那日记，我也不想这样啊。
安正刚：可已经成为事实了。
路灿：我们只不过是想弄清真相嘛。
安正刚：真相你不也还是没弄清嘛，白英子不承认，你爸态度依然那么坚决，你看看你妈，再看看你爸，你能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吗？这是一个和睦相处二十六年的家啊。
解说：路灿看看妈妈，又看看爸爸，爸爸和妈妈两眼不舍的泪水，相互打量着，似乎陌生了许多。路灿来到妈妈身边。
路灿：妈，你……
解说：安珠看着路默闻，一把把路灿搂在怀里，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淌。路默闻走过来。
路默闻：灿灿，都过去了，往后好好照顾妈妈，在学校好好学习，不管你怎么看爸爸，你爸我到死也是你爸爸，好了，我走了。
解说：路灿这时候看着就要离去的爸爸，眼泪静静地也流了出来，
路灿：爸爸，你去哪？
路默闻：常言说，落叶归根，你爸是从农村出来的，你奶奶还有二亩三分地，我得回农村老家，种地了，小的时候，你爸在田野里跑啊，跳啊，唱啊，没有烦恼，没有争吵，空气是新鲜的，吃的都是新鲜的，玩得开心睡得踏实，我这老了，再没了别的心思，只想回家，回家养老了。
路灿：爸爸，不走好吗？
解说：路默闻看着路灿，抚摸着她的头发。
路默闻：想我的时候你们就回老家找我，我不会再从老家走出一步，那里最养人了。
路灿：爸，你……你怪我吗？
路默闻：傻孩子，我怎么能怪你呢，从小就有正义感，出发点是好的啊，爸不会怪你，不过，通过这件事，你该学到很多，懂得很多。
安正刚：姐夫，都已经过去了，还是……
路默闻：不必要了，我老了，没有这么多精力窝里斗了，我要一个人安静安静，安珠，有空就领着灿灿，到农村去走走，那里很香，很美，很单纯，那里的天很高，地很大，能容世间所不容，那里……是我的根，本来，过几年走不动了，再回去，看来这一步，是早了点，早了好啊，我再没有挂心事了，再就是，幼儿园的法人代表，我也早就办好，安珠，这个幼儿园，本该就是你的，证件都在档案柜一层的档案盒中放着，好好把幼儿园办好，灿灿好好学习，当个最优秀的编剧，实现你的人生梦想，正刚，走上工作岗位，就得秉公办案，多为咱老百姓尽一份力，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他们应该得到社会更多的扶助。
解说：路默闻看着失望的安珠泪水流出来。路默闻低头想走，又停住，从兜中摸出手机，递给路灿。
路默闻：灿灿，爸爸走了，这个以后用不着了，留给你吧，纪念也好，教训也好，都在上面。留着吧，不过，手机是干净的，壳子和内芯都很干净，里面，装着你爸爸的心啊。我走了。
解说：安珠用打颤的双手接过，看看手机，又不舍的看着路默闻，想说话，又没有说出。路默闻看看安珠，看看路灿，抬头向前大步走去。路灿想去追路默闻，被安珠拉住。
安珠：让你爸走吧，我们把他……逼走了。
解说：安正刚看着渐渐远去的路默闻，摇摇头。
安正刚：开始从好处想，就不是这个结果了。
[《在希望的田野上》音乐响声
解说：路默闻回到了山东老家，来到了田野，穿着裤衩和背心在地里拿着锄头在锄地，不住地擦着汗水，脸上沾满了泥土俨然一幅地地道道的农民，看上去老了。这里到处是绿色和清香，小鸟不住地从庄稼地里鸣叫着飞起，憨厚的人们走在田间小路，哼着家乡的小曲儿，路默闻在地里站起，直了直腰，向前面看去，又想蹲下来，视线一下子被眼前的什么给盯住了。
[轿车行驶的声音，声音越来越近
解说：一辆出租车停在了眼前的路上，车上下来了三个人，一中年女人，一年轻姑娘，一青年小伙子。路默闻的眼前一下子闪出了白英子开心微笑的身影，三人中，那个年轻的姑娘就是白英子，路默闻也开心地笑了。当三个人走到路默闻眼跟前，看清是安珠、路灿、安正刚时，路默闻又低下了头，锄起了地……
[路默闻哼哧哼哧的锄地声
解说：安珠和路灿站在路默闻跟前，看着路默闻由向来西装革履而一下子变得如此狼狈，两人眼泪一下了涌出。
路灿：（大哭声）爸爸——
解说：路默闻直了直腰，看着路灿，脸上已经没有了多少表情，有些木呆。路灿一下子跑过来，抱住路默闻。
路灿：爸爸——我和妈妈接你来了——
解说：路默闻向远处看着，又四处看看，安珠看出了他的心思。
安珠：老路，白英子没有来，他到歌厅去了。
路默闻：上歌厅干啥，你们咋知道的？
安正刚：姐夫，你走了之后，我们都详细地了解了你们的情况，白英子的确是个好姑娘，你是一个好爸爸，好丈夫，好园长，是我们错怪你和白老师了。
路默闻：那还有啥用，人都走了。
安正刚：我去找了，这些日子没停地找，那天，我正走到红楼歌厅门口……
路默闻：红楼歌厅？那是三陪小姐的地方啊。
安正刚：不错，那天我看见她的时候，她正站在红楼歌厅门口……
[现代音乐舞曲声起
解说：门口站着十几个打扮妖艳的女子。远处安正刚正向这边走来，安正刚还不住地打量过往的行人。安正刚打着手机。
[手机话务员的声音：你拨打的电话是空号。
解说：安正刚无奈地把手机一关，已经来到了红楼歌厅门前。安正刚停住脚步，向门口看去，一个打扮得特别耀眼的女子在一个大款模样的男子的搂抱中走出歌厅，站在了门口。这个女子就是白英子，这时的白英子已经不是教师的白英子，打扮得十分的妖冶。安正刚看着白英子。
白英子：胡老总，我还行吧？
胡老总：你让我的心都酥了，明天，我还来，等着我啊。
白英子：放心吧，我会等着你。
解说：那个胡老总开心地走开了。安正刚走上前，白英子一下子看到了安正刚。
白英子：哎呀大律师，你也来这里玩呢。
解说：白英子上来就要拉安正刚。
白英子：进去吧，这里很安全，看在你是路园长小舅子的份上，我来陪你，免费为你全方位服务，拉个关系，也好以后有了官司有人帮忙。
安正刚：白老师，回去吧，你和我姐夫的事，一家人都明白了，我们对不起你，是安老师让我来找你的，她还想让你去，工资给你加倍。
白英子：（玩尔笑声）哼，回去？还叫我去医院？你和那个警察小姐让我去查查****膜破了没有？我不是早就破了吗，在你们的眼睛里，我早就是个破货了，在幼儿园就不是了，我是个第三者，下三滥，不过和你说句实话，我就是和路园长睡觉了，睡觉的感觉真是好，我还想和他睡，可……我找不上他了，他的手机也没了，我……真是想他啊，当我在和别人睡觉的时候，我眼前的影子，就是路默闻，那个感觉真是好啊。我，爱他是真心的，可惜我没有那个福气，安老师得到了，可她又把他赶出了家门，那可是一个天大的好人啊。
安正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姐她……
解说：没等安正刚往下说，白英子一下子变了脸。
白英子：你别来唬我，我不认识她，不认识，是她，路灿，还有你，把一个好端端的家给拆散了，把一个好人，赶出了家门，是你们，把我的心搅碎的，我不想再见到你，路灿，安珠还有你，你给我滚！滚！
[白英子的哭声，跑走的声音
解说：白英子说完，哭着跑着进了歌厅……安正刚愣住了，再没了话可说。
[田野里哗啦哗啦的叶子声，鸟鸣声
解说：安正刚说到了这里，路默闻又低下了头，默默地锄起了地来。
安正刚：姐夫，事情已经过去了，后悔也晚了，咱们还是从头开始吧。
解说：路默闻没有了再说话，又拿起了锄头，旁若无人地锄起了地。
安珠：默闻，都是我不好，咱回家吧。
[路默闻呼哧呼哧的锄地声
解说：路默闻锄着地，没有抬头，也没有说话，眼泪静静地流着，叭嗒叭嗒滴在了这片深情的土地上。路默闻继续向前锄着，不住地锄头，一直把三个人闪得老远，老远……三个人流着悔恨的泪，看着路默闻老态的背影……
[撕纸起
解说：路灿从兜中摸出那个小烟头、电话单、笔记本，看着爸爸锄地的背影，流着泪，轻轻地撕掉了……一阵清风吹来，烟头和纸片慢慢地飘浮着吹上了天空。
[孩子们的欢笑声，儿童乐声响起
孩子们：安园长好——
安珠：孩子们好！
解说：太阳从东方升起。星光幼儿园门前打出了条一横幅，上面写着，欢迎新小朋友入园。园中站着安珠和几个陌生的幼儿老师，准备迎接孩子们入园，安珠一下子老了许多。
[刹车声
解说：一出租车在幼儿园门口停下，方小云和一陌生青年男子下了车，方小云在门口亲吻一下陌生男子，陌生男子又上了出租车，方小云快活地跑进幼儿园。
方小云：安园长早。
安珠：方老师，那个男的是谁？
方小云：我老公。
安珠：你那位唐伟呢？
方小云：你说他呀，不听话，叫我一脚踹了。
安珠：你怎么这么随便？
方小云：你不是和路园长也很随便吗，这年头，三条腿的哈蟆难找，两条腿的男人有的是，安园长，到时候，我再给你找一个。
解说：安珠无奈地一笑。孩子们伴随着清晨的阳光，欢笑着一起涌向老师们的怀抱。
[大街的吵嚷声，行驶的车辆声，自行车铃声，一个接一个的手机铃声响声
解说：大街上人来人往，路灿和安正刚背着行李包心事重重地走在返回学校的路上。行人中各种各样的手机铃声一个接一个的响起，路灿拿出了手机……安正刚拿出了手机……一个行人拿出手机，两个行人……十个行人……街上的人都拿出了手机，有的通话，有的按键，有的对着手机笑，有的对着手机喊，有的对着手机唱……
[《真的好想你》音乐响起
解说：路默闻一直没有回幼儿园，白英子自安正刚见了她那一面之后，再没有人见过她，安珠曾去红楼歌厅找过她，那里的人说她早就走了。一年之后，路灿创作的三十集电视电视连续剧《代价》在省电视台首播，引起了轰动，本剧是以第三者为线索，以爱心为主题，反映了一个家庭因家庭成员扑风捉影而酿成一个幸福家庭破裂的故事，剧中的第三者是手机是短信是日记是烟头还是是安珠？路灿？人们都在大街小巷议论着，各执己见，不过有一点人们是肯定的，这一家庭的悲剧是因为短信而引起，路默闻是个好人，安珠做的也有理，白英子并不是第三者。
亲爱的听众朋友，故事到这里就完了，你听了这段故事后有何想呢？你不为路默闻和白英子的结局而宛惜吗？可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剧作者想把结局写得完美些，皆大欢喜，可生活是残酷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愿那个完美的结局留给你来完成了，好人一生平安，珍惜你得来不易的生活吧，幸福的日子正在等着你，但愿路默闻、白英子、安珠他们风雨过后晴空万里无云。
[剧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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